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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气颗粒物被列为一级致癌物质
那刻起，每一次灰霾天都牵动着亿万大众
的心。伴随着“呼吸之疾”愈演愈烈、保卫
蓝天的呼声越来越高，灰霾问题也成为近
年来媒体高频聚焦的话题。那么，作为科
技媒体的《中国科学报》，又是如何持续深
入地报道这一公共话题的呢？

聚焦源头成因

2013 年冬，中国中东部爆发严重灰霾
事件，几乎涉及中东部所有地区。与以往
灰霾集中于京津冀地区不同，此次重霾污
染最为严重的区域位于江苏中南部。这引
起《中国科学报》的关注，并对于灰霾形成
的原因进行报道，推出了《灰霾“南下”谁
是祸首？》等文章。

其实 2013 年之前，灰霾在全国偶有
发生，《中国科学报》就关注到灰霾对环境
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陆续做了《PM2.5
迷雾》《专家呼吁 PM2.5 健康危害亟待开

展基础研究》等报道，呼吁业内人士和大
众重视灰霾问题。

此后几年，国家发力治理大气环境，
全国各地的天气出现明显改善，在此契机
下，《中国科学报》又陆续推出了《聚焦北
京空气：从“晒蓝天”到“护蓝天”》等报道，
提倡大众低碳生活，守护蓝天。

针对那段时间媒体对于灰霾问题的
关注视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
科学学院研究员姜哲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采访时分析，灰霾来源统计方法一般
有两种：一是根据地区能源消耗推算，二
是基于大气成分反推，无论哪种方法均存
在误差。找到更准确的研究方法，一直是
科学界努力的重要方向。在这一过程中，
媒体在引导受众科学认识灰霾问题、疏解
恐慌情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聚焦监测手段

中国灰霾的持续加剧不仅在国内成

为舆情的重要内容，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
关注。2014 年，一些邻国媒体报道了中国
灰霾流向其他国家的新闻，为此本报特邀
专家解读了“中国灰霾是否真能漂洋过
海”的问题。

此时，如何全面监测灰霾、了解其
“迁徙”路径，成为新的舆情方向。特别
是 2016 年 6 月我国首颗“嗅碳”卫星的
发射成功，对这波舆情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

此后，科学界对灰霾的定量研究逐渐
增多，本报在此期间着重介绍了中科院遥
感地球所的 PM2.5 浓度遥感瞬时估算法、
环境监测的“互联网 +”路径、无人机测大
气等新方法、新技术。

针对媒体展开的讨论，中科院安徽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大气光学中心副主
任刘东指出，未来，多平台、多波段、主被
动的观察是研究趋势。“希望媒体多关注
灰霾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及灰霾对人
类以外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影响。”他说。

聚焦科学治理

早在 2013 年初，本报就对灰霾治理
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报道，其中，《中国科协
邀请专家谈如何应对十面“霾”伏》《两院
院士为控制 PM2.5 提供国家策略》等报
道，以更高视角和严谨的科学内容，为我
国科学治理灰霾及时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直以来，本报致力于倡导科技治
霾、科学治霾，《科技治霾，何须“等风来”》

《大家谈治霾：让绿色技术加快应用》等报
道，除了对科学治理方式进行探讨，还将视
角延伸到行业政策、标准制定、企业清洁生
产实践等领域，不断拓宽自己的媒体视野。

对此，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马
永亮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前灰霾出现的
天数、平均浓度和峰值浓度均有所下降，
但短时间内消除灰霾的可能性仍比较小，
因此需要继续以排放清单推进科学减排。
在此阶段，媒体应当理性看待灰霾危害，
引导科学治霾。

科学视角“看透”灰霾
■本报见习记者卜叶

深度报道以其选题张力、
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透视现
象、解读事件，展示了更深厚的
新闻价值。聚焦公共领域重大
问题和热点话题，通过调查剖
析、科普释疑，本报矢志于传达
权威理性声音，传递科学全面
判断，彰显了科学媒体的立身
之本和坚守之道。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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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灰霾的视角应更广泛
■江桂斌（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国目前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
复杂的环境问题，而大气污染是我国
当前最为突出和备受关注的问题。大
气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是多因素、多
层次交互作用的结果。从大气细颗粒
污染关键毒性组分的识别鉴定到污
染的人体暴露评价，从污染与生物分
子的相互作用及其相关生物效应的
体外测试方法直至污染诱发机体损
伤所致健康结局的解析与预测，大气

细颗粒污染的毒理与健康影响研究
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研究方面，已有证据表明长期暴
露于大气污染物中会增加肿瘤的风
险，但大气中的毒性组分非常复杂。
除了常见的大气污染物如颗粒物、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重金属和多环芳
烃等，其他一些大气污染物如石英晶
体、长寿命自由基（EPFRs）等正不断
被发现和关注，然而目前针对这类新

型大气污染物的精准定性和定量分
析仍有待攻关。整体看，如何精准甄
别大气中各种已知和未知毒性组分
并量化其暴露水平是当前阐明大气
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的关键，大气污
染的毒理学机制及环境流行病学研
究也亟待开展。

媒体报道方面，由于针对灰霾健
康效应的多项研究正在进行，尚未形
成定论，所以希望新闻报道能够全面

介绍研究进展，引导大众科学和社会
舆论的正确认识。另外，对比国内外
灰霾相关报道发现，国外的报道视角
较为广泛，除了关注大气污染本身以
及人类健康的危害，还关注灰霾与工
业、灰霾与农业、灰霾与妇女儿童、灰
霾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丰富生动且包
含关爱地球的责任，是值得我国新闻
从业者学习借鉴的。

（本报见习记者卜叶采访整理）

专家点评

为大科学计划赋予长久生命力
■薛随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大型科学实验是科学探索，应当
有容错空间，国外科学家关于引力波
的研究就是很好的案例，而平台型的
大科学装置真的不应该失败。

无论科学实验探索还是大科学工
程本质上是科学的牵引，无论哪种，都
应当先从科学意义来论证，同时要考虑
技术可行性，匹配遴选、审核机制，并且
预算靠谱，走得才会健康。

作为巡天类型的专用望远镜，郭守
敬望远镜曾瞄准当时非常前沿的河外
星系巡天观测的挑战，但正因为设计时
就考虑了多目标科学用途，尽管后来形
势变化，转而调整优先科学目标顺序，

其仍是强大的科学产出工具，并且特色
更加突出，继续着它的“美丽”。

此外，实施大科学工程计划也非
常需要国际合作。尽管当前国家对参
与国际大科学计划的支持力度很大，
但是实际参与力度仍有很大提升空
间，也缺乏明确的遴选机制，几乎是
一事一议。只有各科技管理部门通力
协作，形成良好的协作机制，放下利
益纠葛，共同发力，才能下好参与甚
至引领国际大科学计划这盘棋。希望
专业媒体能够在科学工作者、决策者
和公众三方发挥喉舌、沟通桥梁的作
用。 （本报记者张楠采访整理）

专家点评

一个半月，这是《中国科学报》记者张
巧玲为 2013 年稿件《“第一缕曙光”的美
丽与哀愁》寻求素材、多番采访、撰写成文
等工作全力倾注的时间。实际上，从发现
选题，到反复沟通、修改，再到刊发在报纸
头版，花了近 3 个月时间。

张巧玲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如果能
再多投入些精力，稿件会比现在质量更
高。”这算是属于张巧玲的哀愁与美丽。

昨日哀愁

当年春节刚结束，张巧玲就开始为两
会报道筹划。刚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的武向平院士被列入采访名单。可是联
系上时，武向平正要动身飞赴新疆。

“那是我第一次跟武院士打电话，问他
有什么提案，结果越聊越觉得，他不顾气候
恶劣，甚至经历一段终年积雪的危险山路也
要赶去的地方，一定有故事。”那儿，就是
21CMA 项目位于南北天山之间的乌拉斯
台基地。21CMA 是最早建成的搜寻宇宙第
一缕曙光的大型低频射电干涉望远镜阵列，
却几度经历有钱建设没钱运行的无奈。

“当时因为担心选题敏感会被喊停，整
个操作过程我一直都没报这个题，直到写好
直接交了稿件，没想到从报社总编室主任到
副总编、总编辑居然都非常看好。”稿件发表
后，基础科研是否能容错的话题引发科研人
员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
在科技圈之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今日的“美丽”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哀愁’。那篇

文章中有些表达我并不认可。”其实对于
5 年前的稿件，武向平曾有些耿耿于怀，

“有钱立项没钱维持的事并不罕见，中小
型科研装置的运行费、人员费往往需要项
目负责人通过申请各种相关课题来落实，
本身就存在一定竞争。”

武向平告诉《中国科学报》：“21CMA
虽然从单一科学目标启程，但已经开辟出
更广泛的应用前景。”

正是由于有了 21CMA 在经验、人才、
设备上全方位的积累，中国才有技术和科学
的基础参加“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

（SKA）建设。这是我国继热核聚变项目之
后，参与的第二个国际大科学工程。

相爱不相杀

尽管时过境迁，与这篇深度稿件有关
的“美丽”与“哀愁”已停留在 5 年前，但由
于对稿件期待不同或其他种种原因，引发
撰稿人与采访对象无法达成共识，却一直
在媒体行业上演。

除去个别媒体或记者为博人眼球，对
科学家观点断章取义，影响科学家与媒体
关系的因素还有很多。科学家与媒体的关
系被人戏称为“相爱相杀”，但实际上，科学
家、媒体与公众是科学传播中的“铁三角”，
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科学报道
的质量、角度以及传播效果，进而影响到公
众对于科学及科学共同体的认识。

对此，中国科技馆研究员王渝生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科学媒体更
要与科学家互相理解，保持良好互动，本
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把最新的
科学技术深入浅出地传播给公众。

一篇深度稿的“美丽”与“哀愁”
■本报记者张楠

中国目前所有的商运核电站都建
设在沿海地区。内陆要不要发展核电？
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多年来从未停息。

《中国科学报》 多篇文章涉及了这一有
关国计民生的话题，传达了权威理性的
声音。

科研从未停止

其实，我国关于在内陆建设核电站
的争论由来已久。公众更多的是担心在
内陆建核电站后，是否会污染河流，是否
绝对安全。

2012 年，一则关于负责江西彭泽核
电建设运营的中电投江西核电有限公司
公告增加资本金 4 亿元的信息，使由内
陆核电站建设引发的争议再起波澜。

《中国科学报》记者随即采访了相关
院士专家，探讨内陆核电站建设路在何
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 2008 年以
来，相关单位组织了多项与内陆核电建
设有关的课题研究。比如中国核能行业
协会组织的《内陆核电厂需关注的问题
及不同类型电机组的适宜性分析》 等调
查研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钱七
虎等向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提交的 《关于
将核电站反应堆置于地下的建议》，也引
起高层的关注。

多方面存争议

2014 年，关于我国内陆首家核电站
即将在湖南开建的消息甚嚣尘上。支持
发展内陆核电的人认为，作为一种清洁
能源，发展核电可缓解煤电引起的污染，

而反对者出于安全性考虑，认为发展核
电无异于饮鸩止渴。《中国科学报》记者
第一时间采访了多位科学家，理性客观
地传递了正反两方面的声音。

在关于内陆核电的多篇文章中，《中
国科学报》记者始终从科学角度抽丝剥
茧，以客观立场、科学的视角对社会质疑
做出回应，对争议的观点做出平衡、客观
的报道。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冠兴所
评价的，有争议是好事，有争议才能促进
研究与行业的发展。

公众能否接受是硬条件

事实上，内陆核电能否启动的最大
难点不在建设的“硬指标”，还取决于公
众能否接受这一“硬条件”。

面对层出不穷反对内陆建核电站的
声音，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民众不应纠结于
核电站建在内陆或是沿海，“只要地质条
件足够稳定，符合建站的要求，并在建设
过程中达到相关的设计指标，另外当地
确实有相关电力需求，就可以建”。

2017 年初，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国
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韧表示，我国
内陆核电站有望于“十三五”开工，但
他也透露，内陆核电站建设尚无明确时
间表。

《中国科学报》从社会热点中挖掘出
属于科学的视角和内容，并发出科学的
声音。特别是在网络、移动终端充斥着
博眼球的不实信息的背景下，这样的报
道能够为公众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更
加理智的思考。

内陆核电：在争议中前行
■本报记者陆琦

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王乃彦（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国关于在内陆建设核电站的
争论由来已久。公众比较担心的是内
陆核电站的安全性如何、会不会造成
环境污染。这些担忧可以理解。公众之
所以对内陆建设核电站产生误解，是因
为对核能和核电站的了解还不够。

如何让科学的声音不被繁乱复杂
的噪音甚至谣言所淹没，需要政府、科
学家以及媒体的配合，而这其中，像《中
国科学报》这样的权威科学媒体就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上在谈及核电厂的安全性
时从来没有沿海和内陆之分。新建内
陆核电厂通过改进系统设计，增加风

险控制措施以及优化应急预案，确保
核电厂在严重事故情况下产生的放
射性废水被包容和滞留在厂内，不进
入天然水环境，不会产生影响环境和
公众健康的后果。

从我国拟建的内陆核电厂厂址的
有关资料看，很多厂址的条件非常好，
而且前期工程已经投入了很多经费，不
充分利用太可惜了。

发展核电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有效手段。在我国核电发展中，建设
内陆核电站已成为一个当前必须考
虑的问题。 （本报陆琦采访整理）

专家点评

“天河工程”被指仓促上马
（2018 年 11 月 26 日）

倾听与诉说：打开科学旧时光
（2017 年 12 月 22 日）


